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从伯明翰市监狱发出的信 Letter from Birmingham City Jail 
    
 
    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  
 
 
-------------------------------------------------------------------------------- 
 
    马丁．路德．金(1929－1968)生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祖父和父亲均爲浸礼会牧

师。他 15 岁入穆尔豪斯学院专修爲天资聪慧的学生开设的课程，以后在宾夕法尼

亚州切斯特的克劳泽神学院获神学士学位，又在波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金在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任牧师时，一场对公共汽车的联

合抵制运动开始了。他领导这场斗争历时一年，这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随后他

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联合会，成爲迅速扩展的民权运动的领导人。  
 
    1963 年，金把一场非暴力和消极抵抗运动带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严重的伯明

翰市。在一次次抗议性的示威游行中数百人被捕。金宁可进监狱也不服从法院关于

停止示威的命令。在单独监禁的日子里，金对七位重要的教会人士写的信作了答

复。他们在信中要求他取消示威运动，转而依靠谈判和法院解决问题。金用复活节

周末的时间起草他的答复。金因爲领导了民权运动于 1964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

奖。1968 年当他指导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罢工斗争时遇刺身亡。  
 
 
-------------------------------------------------------------------------------- 
 
    我在这伯明翰市监狱的铁窗内阅读你们最近的声明，该声明把我们当前的活动称

爲“不明智而又不合时宜的。”……   
 
    既然你们已受“外界的人纷纷介入”一说的影响，我认爲我应当阐明自己在伯明

翰的原因。……我与我的几名助手在伯明翰，是应邀前来的。我来伯明翰是因爲我

在这里有些基本的组织关系。此外，我来伯明翰是因爲这里存在着不公正。正如八

世纪的先知们离开他们的小小村落，把“上帝是这麽说的”一话传到远离他们故乡

的地方，正如使徒保罗离开他在塔尔苏斯的小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希腊─罗

马世界的几乎每一村庄和城市，我也被迫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自己故乡以外的地

方。……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 
 
   你们对目前正在伯明翰举行的游行示威感到痛心。但是我很遗憾，你们的声明竟

没有对引起示威的客观形势表述同样的关切。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不愿紧跟在浅薄

的社会分析家脚后，只看后果而不去设法解决根本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眼下

在伯明翰发生所谓的示威游行是不幸的事。但是我想更强调一点：该市白人政权逼

得黑人居民走投无路，没有别的选择。 



 
   任何非暴力斗争都包括四个步骤：(1)收集情况以判断是否存在不公正；(2)谈
判；(3)自我净化；(4)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我们已经历了所有这些步骤。无可置疑

的事实是，种族不公平笼罩着该市黑人社区。伯明翰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

城市。该市警察暴行的丑恶记录全国各地尽人皆知。该市法庭对待黑人的不公亦是

臭名昭著的现实。比起我国其它城市，伯明翰有更多尚未解决的黑人家宅和教堂爆

炸案。这些都是确凿的，残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了，自由不会由压迫者自愿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

者去争取。坦率地说，我可从未参加过根据某些人的时间表是“时机恰当”的直接

抗争运动，这些人从未饱尝种族隔离之苦。多年来我一直听到这个话：“等待！”

每个黑人的耳朵都听腻了。这“等待”一词几乎总是意味着“永不行动”。它不啻

起镇静作用的反应停，使紧张情绪放松片刻，却导致沮丧失意感这一畸形儿的産

生。我们必须同意昨天杰出的律师的观点：“公正被延误太久，也就是公正被否

定。”对我们的宪法和上帝赐予的权利，我们已等待了 340 多年。亚洲和非洲国家

正以喷射机的速度冲向政治独立的目标，而我们却仍以老牛破车的步速去争取在便

餐柜台喝上一杯咖啡。…… 
 
   你们对我们意欲违反法律表示极大的忧虑。这当然是合理的关注。既然我们如此

奋力地催促人们服从最高法院 1954 年关于在公立学校取缔种族隔离的决定，那麽

发现我们有意识地违反法律便会感到奇怪、荒谬。有人或许要问：“你们怎麽能既

提倡违反某些法律，又提倡遵守另一些法律呢?”可以用存在着两种法律的事实来

回答：既有公正的法律，又有不公正的法律。我愿第一个爲遵守公正的法律大声疾

呼。一个人既有法律上，亦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反过来说，一个人

有道义上的责任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我赞成圣奥古斯丁的话：“一个不公正的

法律就根本不是法律。”  
 
   那麽公正与不公正的法律二者差别何在? 人们怎样判断一个法律公正还是不公正

呢? 一个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符合道德法则和上帝的法则的法规。一个不公正的

法律则是与道德法则不一致的模式。用圣托马斯．阿奎那斯的话来说，一个不公正

的法律是一种并非植根于永恒和自然法则的人类法律。任何提高人格的法律是公正

的，任何贬低人格的法律则是不公正的。 
 
   一切种族隔离法都不公正，因爲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它给予实行隔离

者以虚假的优越感，给予被隔离者以虚假的自卑感。借用杰出的犹太哲学家马

丁．布贝尔的说法，隔离用“我─它”关系取代“我─你”关系，最后把人降低到

物的地位。因而种族隔离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学意义上是荒谬的，而且在

道德上也是错误和有罪的。保罗．蒂利希曾说过：罪恶即是分离，难道种族隔离不

是人类悲惨的分离的存在主义表现，不是人类极度的疏远和可怕的罪孽的表现吗? 
因此我号召人们遵守最高法院 1954 年的决定，因爲它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我号召

人们拒绝遵守隔离法，因爲这些法令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请允许我作另一种解释。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强加于少数人的法规，这些人不参

与该法规的制定或创立，因爲他们没有毫无阻碍地投票的权利。有谁能说颁布种族

隔离法令的亚拉巴马州立法机关是民主産生的呢? 整个亚拉巴马州用尽各种合谋方

式阻止黑人成爲正式选民。在一些县里黑人虽占人口大多数，但竟然没有一个黑人

登记参加投票。难道这样一个州确立的任何一项法律能被看作是民主制定的吗?   
 
    我们决不能忘记，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干的每一勾当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

由战士在匈牙利做的每一件事皆是“非法的”。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帮助、安慰

一个犹太人是“非法的”。但我相信，倘若当时我生活在德国，我准会帮助、安慰

我的犹太弟兄们，尽管这是非法的。倘若我今天生活在一个共産主义国家，某些基

督教信仰所珍视的原则遭践踏，我相信我会公开提倡拒绝遵守这种反宗教的法

律。……  
 
   我们这一代人将不能不爲坏人的恶语劣行，同时也爲好人令人吃惊的沉默感到悔

恨。我们必须认识到，决不能依靠必然性车轮的滚动来实现人类进步。人类进步通

过自愿与上帝合作的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不懈的工作得以实现，而若是没有这

种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将成爲社会惰性力量的同谋。…… 
 
    你们把我们在伯明翰的活动称爲极端和行动。起初我对教会同仁竟把我的非暴力

斗争视作极端主义者的行爲感到失望。我开始考虑这麽一个实际情况，即我恰恰站

在黑人社会两股对立的力量中间，满足于现状的那股力量由两类黑人组成。一类黑

人因长期遭受压迫已完全失去自尊自重之心，适应了种族隔离；第二类人是爲数不

多的中产阶级黑人，因享有某种程度学术上和经济上的保障，又因有时从种族隔离

中获利，他们已不自觉地变得对群衆的疾苦麻木不仁。另一股势力饱尝辛酸，充满

仇恨，它再向前跨出一步便会鼓吹暴力行动。该势力体现于在全国层出不穷的各种

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其中最大最出名的是伊莱贾．穆罕默德的穆斯林运动。当代人

对种族歧视继续存在的沮丧失望感使这一组织应运而生，发展壮大。它由对美国失

去信念的人组成，他们彻底否定基督教，而且得出结论，认定白人爲不可救药的”

魔鬼” 。  
 
   我尽力设法站在这两股力量中间，我说我们不必追随满足现状者的”无所作爲主

义，”也不必仿效黑人民族主义者的 仇恨和绝望。有一种以博爱和非暴力抗议爲

手段的更好途径。我感谢上帝，因爲通过黑人教会，非暴力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斗

争。假如这非暴力哲学至今未诞生，那麽我肯定此刻南方许多街道已血流成河。而

且我更确信，假如我们的白人弟兄把我们斥爲”暴民煽动者”和”外来鼓动家”─

─指我们中那些通过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渠道工作的人──而且拒绝支持我们的非暴

力斗争，那麽数以百计的黑人出于沮丧和绝望将从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中获取安慰和

保护，这一发展趋势不可避免会导致恐怖的种族对抗恶梦。  
 
   被压迫人民不堪永远受压迫，争取自由的浪潮终将到来。这便是美国黑人的经

历。内心有物提醒他们记住自己天赋的自由权；身外有物提醒他们记住自己能够取

得这权利。…… 



 
   然而当我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时，我却渐渐爲自己被看作极端主义者而略感欣慰。

难道耶稣不正是一个在博爱方面的极端主义者吗? ──“爱你的敌人，祝福诅咒你

的人，爲虐待你的人祈祷”。难道阿摩司不正是争取公正的极端主义者? ──“让

公正如洪水，正义如激流滚滚而来。”难道保罗不是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极端主义

者?──“我在自己的身体上带着主耶稣的痕迹。”难道马丁．路德不是极端主义

者?──“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所以拯救我吧，上帝”。难道约翰．班扬不

是极端主义者?──“我将留在狱中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免得把自己的良心变爲

屠场。”难道亚伯拉罕．林肯不是极端主义者?──“这个国家不能在半奴隶、半

自由状况中继续生存。”难道托马斯．杰斐逊不是极端主义者？── “我们认爲

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做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要做什麽样的极端主义

者。我们要做服务于仇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服务于博爱的极端主义者? 我们要做爲

保存不公正而奋斗的极端主义者，抑或是爲正义的事业奋斗的极端主义者? ……  
 
   我已周游了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南方其它各州。在炎热的夏日和秋高气爽

的早晨，我看着一座座尖塔直插云霄、外观很美的教堂，注意到南方在营造大批宗

教教育场所上不惜工本。我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暗自发问：“谁在这儿做礼拜? 
谁是他们的上帝? 当巴尼特州长大谈干预，鼓吹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时，当华莱士

州长公然号召挑战，煽动仇恨时，他们的声音上哪儿去了?…… 当代教会常常只是

发出微弱、无效、动摇不定的声音。它常常是维护现状的主要支持者。普通地区的

权力机构不但不对教会的存在感到不安，而且因教会的缄默，因教会常对现状表示

认可感到安慰。  
 
   但上帝对教会的审判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厉。如果当今的教会无法恢复早期教会的

牺牲精神，它将丧失权威的光环，失去千百万人对它的忠诚，被人们当作对 20 世

纪毫无意义、无关宏旨的社会团体。……我感谢上帝，因爲有组织的宗教阶层中某

些高尚的人已从束缚手脚、令人瘫痪的锁链中挣脱出来，积极加入我们爲自由而斗

争的队伍。……他们怀着这样的信念踏上征程：正义即使被击败也比取得胜利的邪

恶强大。如果说这个种族是块面团，这些人便是发酵剂。他们的证言已成爲精神食

盐，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用于保存福音的真话。他们已在失望的黑暗山洞中凿通了

一条希望的隧道。……但即便教会不去援助正义，我对未来也不感到绝望。即使我

们的动机目前被误解；我对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也不感到担忧。我们将在伯明

翰和全美国达到自由的目标，因爲美国的目标是自由。虽然我们可能被辱駡被嘲

笑，我们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总有一天，南方会认识到它真

正的英雄是何人。他们将是詹姆斯．梅雷迪思们，以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面对

暴徒的嘲笑和敌视，面对令人痛苦的孤独，而这些正是先驱者生涯的特点。他们将

是年老的、饱受压迫欺凌的黑人妇女，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 72 岁的老妇

人爲典型。她怀着自尊感与决心不乘实行隔离的公共汽车的黑人同胞们一起站立，

对询问她是否疲劳的人作了语法不规范但却颇有深度的回答：“我的脚很累，但我

的心安宁。”他们将是年轻的大中学学生、年轻的福音传教牧师和大批年长者，勇



敢而又和平地在便餐柜台边静坐抗议，爲了问心无愧宁愿坐牢。总有一天，南方会

明白，当这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上帝的孩子们在便餐柜台坐下时，他们实际上是爲实

现美国梦的最佳理想，爲犹太─基督教传统最神圣的准则挺身而出，从而把整个国

家带回到民主的伟大源泉，由建国的先辈们在拟定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所深深开掘的

源泉。…… 
 
   我希望这封信能使你们坚定信念。我也希望自己有可能很快与你们每一位会面，

不是以一个牧师和基督教兄弟的身份，而是作爲一个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或一名

民权领袖。让我们期盼种族偏见的乌云很快飞走，误解的浓雾从我们担惊受怕的居

民区消散；让我们期盼在不远的明天博爱和兄弟情谊的灿烂星辰将以美丽的光华照

亮我们伟大的国家。         
 
 
附注： 
 
反应停：反应停系一种能导致胎儿畸形的化学药品，在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现之

前，曾用作镇静药和止吐药。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会杰出的思想家，396－430 年任罗马帝国非洲

领地希波的主教。  
 
圣托马斯．阿奎那斯(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兼哲学家。  
 
马丁．布贝尔(1878－1965)，生于奥地利的以色列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犹太神学

家。  
 
保罗．蒂利希(1886─l 965)，美国神学家。  
 
阿摩司，公元前 8 世纪的希伯来人，最早的先知。  
 
马丁．路德(1483─l 546)，16 世纪欧洲宗教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西方文化史上的重

要人物。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宗教作家和传道士，《天路历程》一书  
 
密西西比州州长，种族隔离主义者。  
 
阿拉巴马州州长，种族隔离主义者。  
 
詹姆斯．梅雷迪斯是美国南方第一个申请并获准进入白人大学的黑人青年。  
 


